
讲述 桑田 采写 张洁

从社区广场唱到央视春晚，从评

剧、中阮到电子乐，河北区文化馆干

部、新国潮乐队“乐兽森林”主理人桑

田用他独有的“混搭”方式，唱出了自

己的音乐人生。他说：“好音乐不是

关在屋里写出来的，是在一次次演

出、一阵阵掌声中生长出来的。”

生在评剧团

爱上摇滚乐

我出生在一个戏曲之家：妈妈是
评剧演员，在剧团唱主角；爸爸是乐
师，弹得一手好琵琶。妈妈怀我六个
月时还在台上唱戏。他们每年要演
百余场，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我带在
身边。所以从记事起，我便跟着他们
坐上大篷车，在天津周边的乡镇辗转
颠簸。

那时剧团的演出条件，搁现在想
都不敢想。一辆大卡车装着拆散的
木板，到地方后临时拼出一个舞台。
我爸爸和团里的男同事一起，往地里
钉橛子，撑幕布，架灯光。这些活儿
又危险又累，可大伙儿一块出力流
汗，干完了锣鼓一响，开戏，看见台下
乡亲们坐得满满当当，多累都忘了。

我爸妈那一代人，身上有种特别

可贵的东西，吃苦耐劳，骨子里透着
乐观，再糟心的事到他们那儿都不算
什么，也让我觉得，只要爸妈在，天塌
下来也不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唱戏，露天
的场子，西北风刮得幕布哗哗作响，
灯光架子东倒西歪，可演员照唱，观
众照看。最怕的是下雨，雨点子一
落，大伙儿就得赶紧拿油毡布把音响
盖上，浇坏了麻烦就大了。

剧团的库房是我的游乐场，刀枪
棍棒、锣鼓镲片，陪伴我度过了整个
童年，我也跟着爸爸学会了弹琵琶、
弹中阮，吹笛子、吹箫。而真正对音
乐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是在我十岁那
年，一部美国电影里的摇滚乐，像一
道闪电击中了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疯狂地迷上吉他，没日没夜地练
琴，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爸妈
不太想让我走这条路，他们是苦过来
的，觉得干这行养不了家，想让我好
好念书。但我放不下。有一回妈妈
催我写作业，我说肚子疼去趟卫生
间，抱着琴躲进去，一坐就是一个多
小时。他们见我这么执着，也就不再
阻拦我了。

大学时，我学的是作曲专业，但
一门心思往北京跑，想当歌手、当明
星。最幸运的是认识了常石磊老师，
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制作人。当时老

师们正在为林忆莲等歌手制作专辑，
我在那儿当助理，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巧的是，我爸爸病倒了，需要人照
顾，我义无反顾回了天津。

我毕业时，赶上河北区文化馆招
聘，爸爸建议我报考。虽然考试、入
职都很顺利，但那时我的心还没有安
定下来，满脑子想的还是外面的世
界，不愿意被一个单位拴住。后来发
生了一些事，才让我渐渐爱上了这个
职业，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扎根群众文化

组建国潮乐队

“群众文化”这个词，我从小听我
妈说过，可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件
事，因为我觉得音乐就该市场化，出
专辑、开演唱会、上综艺节目，那才叫
搞音乐。来到文化馆之后，我接触到
截然不同的概念：演出场地不是体育
馆、剧场，而是社区广场、河边公园、
村里的戏台；观众不是买票进场的年
轻人，而是推着婴儿车的阿姨、拎着
马扎的大爷、放学路过的小学生。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落差很大，

可奇怪的是，我的状态来得特别快。
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跟着爸妈演出的
记忆太牢固了吧，那些露天的场子、围
坐的乡亲、演完了还舍不得走的观众，
和我现在的工作场景简直如出一辙。

文化馆的同事都是多面手，作
曲、演唱、演奏、调音、跳舞各司其职。
我刚来时，单位里有一个五十多人的
大型民族乐队，其中不少人是歌舞剧
院的退休乐手；还有一个十几人的小
型民族乐队。记得我们去莫斯科演
出，我尝试着把现代音乐的编曲和民
乐结合起来，排练了意大利小提琴名
曲《查尔达什舞曲》、阿根廷作曲家皮
亚佐拉的《自由探戈》等曲目。现在回
过头看，那些尝试就是在为国潮音乐
打基础。

我常把作曲比作炒菜。文化馆
的工作就像守着一个大灶台，食材特
别丰富，评剧、民乐、电子乐、摇滚，什
么都有，只要炖的时间够久，作料放
得对，它一定会好吃。老百姓的口味
就是标准，大家爱听热闹的，咱们就
不能弄得太冷清。

2022年，我和几个朋友组建了国
潮乐队“乐兽森林”，“乐”是音乐，
“兽”代表原始的生命力，合在一起，
就是想让民族音乐回到它最鲜活的
样子。这几年总有人问我：你做的音
乐到底是民乐还是摇滚？我说：甭管
算什么，好听就行！

小时候我总觉得吉他比琵琶带
劲，外国人的布鲁斯比咱们的戏曲、
民乐更过瘾。可后来听得多了、见得
多了，才慢慢体会到中国音乐和西方
音乐压根儿是两个路数，西方讲究和
声，中国讲究韵味，各有各的好。举
个最典型的例子：琵琶和阮都是那种
颗粒感十足的音色，就是“点睛”用
的，硬拿它去弹西方音乐的和弦，怎

么弄，都不对味儿。
我做国潮音乐，从不会拿民乐去

“贴”摇滚乐，而是让它们各自发光。二
胡适合旋律，琵琶声“跳”，离老远都听
得见，就当作“色彩”。中阮是我的“本
命”，现在我也与国内一家乐器品牌合
作，开发电阮和拾音系统，希望能让这
件古老的乐器登上更大的舞台。

用音乐表达

内心的想法

2019年，妈妈过生日，我琢磨着送
她一件特别的礼物——给她写首歌。
我从小就听评剧《刘巧儿》，妈妈在团里
演了一辈子巧儿，家里至今保存着她抱
着幼年的我唱“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
的视频。我以巧儿的唱腔为基础，写了
流行歌曲《巧儿》。里面有一句词：“落
满红花到小巷。”我想，巷子口、胡同边，
这些不起眼的地方，一样可以开出美丽
的花。这也正是巧儿这个人物的基调，
家里给她定了娃娃亲，她不愿意，非要
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爸妈那一辈戏曲人也是一样，剧团那
么难、那么辛苦，但他们因为热爱，哪儿
都没去，就守着那个小小的舞台。

妈妈听完这首歌，特别高兴，但也
叹了口气说：“你们这代人啊，连天津话
都说不利索了，等到你们的下一代，知
道评剧的怕是更少了。”当时我就觉得，
不能这么放弃，哪怕我写的歌只有一小
段评剧的影子，只要多一个人听到，它
就没有断。

我又写了《三碗不过冈》。这首歌
的旋律是为中阮写的，讲武松的故事，
其实是在写我和爸爸。爸爸为这个家
操劳了一辈子，被生活磨得没了棱角，
他总想告诉我：哪条路能走、哪条路走
不得，劝我别去招惹山上的老虎。可我

觉得，如果连上山的胆量都没有，一辈子
也活不出什么名堂。这首歌就是跟父辈
对话，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勇气，谁
也说服不了谁，可谁也离不开谁。

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采风。去湘
西，在苗寨遇到一位卖板栗的婆婆，我问
她会唱苗歌吗？旁人告诉我，她年轻时
是寨子里唱得最好的。我们就那么站
着，我拿中阮，她一边炒栗子一边唱，即
兴合作。她的声音特别真，特别亮，没有
半点技巧，却一下子触动了我。后来，我
把那次经历写进歌里，每多一人聆听，它
就多了一分生机。

创作《开山》时，我想先把那些条条
框框拆了再说。《秋夕》，是有一年中秋回
不了家写的，《春游》，是在北辰郊野公园
野餐时冒出来的灵感。有几首歌我写了
好多年，一直没完成，后来自己编曲、自
己录音、自己混音，在工作室一点点打
磨，才逐渐成熟。做歌有成本，预算不多
就慢慢来，一首一首地试。

2026年，我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歌
曲《恭喜恭喜》的演唱。那是一个群体表
演节目，对我来说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可
走到这一步用了多久，只有我自己心里
最清楚。我参加过《中国唱将》《开门大
吉》《开门迎春晚》，跑过不少音乐节，但
对我来说，“群众文化”是我的根，扎根社
区，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成熟的作品。

创作国潮音乐，我有一个小小的领
悟——用好方言。方言是底色，没了底
色，怎么唱都不对。拿我自己来说，小时
候我对天津话和评剧都不以为意，长大
后才渐渐明白，是当年自己不解其中
味。所以我写旋律时，会本能地让它跟
着天津话的声调走。天津的风土人情，
刘巧儿的故事，都是我的来处，走出去再
回来，才知道自己是谁。我最大的心愿，
是把中国民乐带到世界舞台上。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不能光说，得去做。

河北区文化馆里的国潮音乐人

把民族音乐推向时尚前沿

讲述

■记者 田莹

在天津曲艺百年谱系中，铁片大鼓以婉转

诙谐、酸而不媚的独特韵味自成一脉，被观众

亲切地称为“醋熘大鼓”。这一无谱无本、全凭

口传心授的曲种，是典型“靠人保活”的传统艺

术，而从艺六十六载的姚雪芬，正是这门艺术

的守护者。

姚雪芬11岁入行，16岁灌制第一张唱片；

她亲历了曲艺的黄金时代，也直面过曲艺市场

步入低谷；她在音配像中重读师父的艺术精

髓，也在生活采风里滋养了唱腔韵味。她的人

生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却以纯粹的坚守，把

铁片大鼓唱进了岁月，刻入了年轮。走近姚雪

芬，便是走近了一段活态传承的曲艺史，走近

了一位老艺术家干净、坦荡、赤诚的内心世界。

王佩臣的入室弟子

津门曲荟技惊四座

1960年7月，11岁的姚雪芬被选入天津市
曲艺团少年训练队。她扎着两条麻花辫，个子
矮矮的，还不知道曲艺是什么，更不知道铁片
大鼓为何物，只知道自己喜欢唱歌，来这学习，
将来就能站上舞台。

经过半年时间的试训，合格的学员留团正
式学艺。老师把几个小演员叫到一起分曲种，
挨个儿测验：会唱京韵大鼓吗？唱两句。会唱
梅花大鼓吗？唱两句。当问到乐亭大鼓时，姚
雪芬摇了摇头。

老师口中的乐亭大鼓，就是铁片大鼓，以
演唱时敲击铁片（实为铜片）而得名。20世纪
20年代初，女艺人王佩臣与弦师卢成科合作，
对唱腔进行加工、规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20
世纪50年代改称乐亭大鼓，80年代又恢复了铁
片大鼓原名。

姚雪芬回忆：“曲艺团的老师觉得我的嗓
音条件适合唱铁片大鼓。当时王佩臣老师已
经退休了，平时不在团里，我先是跟着她的弦
师谢瑞东老师学了一段《姜太公卖面》，然后才
正式到王老师家，登门拜师。”

至今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佩臣老师时
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跟在桑红林、王慧芝二
位老师身后进门，见到了鼎鼎大名的王佩臣老
师。唱完《姜太公卖面》，我站在那儿，大气儿
不敢喘，等着王老师的点评。王老师表情特别
平静，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说了句‘先回
团吧’。”

姚雪芬有点儿失望，以为王老师不喜欢自
己的表演。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就收
到了通知：从明天开始，每天上午到王老师家
上课。

王佩臣教学特别严肃，上课时基本不笑。
姚雪芬从心里怕老师，但怕归怕，学归学。铁
片大鼓没有曲谱，也没有讲义，全靠老师唱一
句，她学一句，吐字、行腔、板眼、身段，分毫不
能差。姚雪芬年纪小，嗓子嫩，老师就把调门
压在适合她的位置，一句一句带着她走。那时
她不懂，很多年后自己当了老师，才明白这有
多不容易——年近60岁的艺术家，跟一个12岁
的小孩同调门唱，那是老师在将就她，在护着
她的嗓子。

姚雪芬是那种要强的孩子，她怕老师，更怕
自己唱不好。团里没有硬性要求练早功，她给自
己定规矩，天蒙蒙亮，星星月亮都还没退，她就起
来了，去宿舍附近河边吊嗓子。冬天冷风刮着
脸，夏天蚊虫围着转，她从没间断过：“我自小干
什么都认真，吃饭认真，练功认真，能出成绩就是
因为这认真劲儿。”

一年多以后，王佩臣生病住院。姚雪芬每天
上午去医院，一边照顾老师，一边在病床前学
唱。下午回到团里，找个没人的地方，一遍一遍
地练。她学会了十段活——六段传统的，四段现
代的。《姜太公卖面》《玉堂春》《良心》……这些唱
段，一字一句都刻进了她心里。

1964年，王佩臣病故，15岁的姚雪芬成了这
门艺术最年轻的传人。团里安排琴师马涤尘带
姚雪芬，教她新段子，帮她设计唱腔。《一张车票》
《义务理发员》《半夜喂猪》等现代题材作品，都是
这段时间学的。

姚雪芬自己也琢磨：这个字师父会怎么发
音？这段词该如何行腔？这个气口换在哪里最
舒服？她练出了一个特殊的本事：不管哪个派
别，什么唱腔，听几遍就能唱得像模像样。她说：
“我想，不能只精专一派，别的也得懂。万一哪天
观众点别的，我不能说不会。要在台上站得住，
就得自己有东西。”

凭着扎实的功底与日渐成熟的舞台风范，姚
雪芬在青年演员中脱颖而出。1965年，她灌制了
唱片《越南南方一少年》，“那年我刚满16岁，能取
得这个成绩，并不是我的艺术水平有多高，主要
还是要感谢领导的认可和观众的厚爱。”

20世纪80年代，“津门曲荟”恢复举办，姚雪
芬的演唱技惊四座，被誉为“小王佩臣”。她继承
了师父的“醋熘”神韵，又额外多出了几分端庄清
正的底色。“唱腔可以酸，人不能酸。酸是铁片大
鼓的魂，但必须立在正道上，才对得起这门艺
术。”这是她给自己定的规矩。有听众形容：“听
姚雪芬唱铁片大鼓，就像吃了一口地道的醋熘白
菜，酸得爽口、醇而不烈，过瘾却不倒牙。”

深入基层体验生活

为老艺术家音配像

姚雪芬学铁片大鼓继承了传统，也创作和表
演了大量新编作品，写新时代的人，唱生活里的
真事，讲普通人的故事。要把不同身份、不同性
格的人物唱活，光靠唱腔远远不够，必须扎进生
活里，去看、去听、去感受。她从不把“体验生活”
挂在嘴边，从不觉得这是值得夸耀的事，而当年
那些深入生活的往事，却深深刻在她的记忆里。

为了唱好歌颂海上船工的《冰河结缆》，姚雪
芬跟团里的同事一起到大沽口体验生活，乘渔船
出海。船驶入渤海湾，风浪袭来，船身就像一片
树叶似的摇来晃去。同行的马涤尘和曲艺团团
长王济晕得厉害，一人把住一边船舷，面色发灰、
呕吐不止。姚雪芬把自己带的咸菜、山楂分给两
位老师，帮他们缓解晕船症状，也记着船工教的
法子，用手搂着桅杆，眼睛往前看，一口水都不敢
喝。这段经历，她后来常当成趣事讲，没有诉苦
的意思，只觉得是一段难忘的小插曲。这些海面
上的颠簸、冷风中的颤抖，让她心里有了画面，唱
到劳动者的坚韧时，不用刻意表演，劲儿自然就
到了。

她也下过部队、走过乡间。《风雨行》里“山清
水秀百鸟鸣”的开阔意境，农村大嫂携儿带女回
娘家的温馨画面，都来自她见过的山川、遇到过
的人。她说：“心里有景，观众才能看见；脚下有
生活，唱腔才不空。”

20世纪 80年代，相声火爆，鼓曲走向边缘
地带。台下观众越来越少，姚雪芬也动过改行的
念头，甚至和苏文茂老师开玩笑说，想拜入他门
下，改行说相声。可一想起师父在病床上还坚持
一字一腔地教自己唱大鼓，想起团里领导、老师
们的一路培养，想起史文秀和桑红林两位老艺术
家都曾告诉她，“别看你师父不苟言笑，但对你真
是寄予厚望”，她就怎么也割舍不了这门艺术。

当时也是传统曲艺抢救恢复的关键期，姚雪
芬决心找回师父那失传的唱腔。旧资料不容易
查，即便查到，也很难复原。就在这时，曲艺团编
剧组的蔡源莉送来一盒王佩臣《刘伶醉酒》的录
音磁带。姚雪芬如获至宝：“那是师父原汁原味
的唱腔，是快要失传的声音！”她日夜听、反复学，
还把磁带拿出来和同行交换、分享。后来很多演
员学的《刘伶醉酒》版本，正是从姚雪芬这儿传出
去的。

1985年，天津市率先启动京剧音配像试录，
目的是为抢救和保护传统艺术、留住老艺术家的
经典剧目与珍贵录音。京剧音配像试点成功后，
这一抢救工程扩展到传统戏曲、北方鼓曲等领
域，尽可能地保护濒临失传的老腔老调。

为王佩臣音配像的任务，落到姚雪芬的肩
上。她感到荣幸，更深知这个担子极重。她说：
“拿到师父的录音后，我白天黑夜地听。没有曲
谱，没有文字稿，我就全凭耳朵听、心里记。对我
来说，这不是简单地为声音配像，而是第二次跟
着师父学艺；不光要在唱腔上找到感觉，鼓板、节
奏、气口和乐队的默契程度也要达到最高标准。
这段经历，让我真正触碰到了师父铁片大鼓艺术
的精髓。”

最终的成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放映，台下坐
满了曲艺界的领导、名家。背景传来王佩臣的原
声，画面中的姚雪芬身着老师最爱的深色旗袍，
脑后挽着矮髻，手里的鸳鸯板和鼓楗子跟录音中
的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真可谓形神兼备、气韵
十足。

放映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姚雪芬和马增慧
老师一起坐在会场角落，马增慧兴奋地想拉她站
起来，还高声喊道：“姚雪芬在这儿呢！”但姚雪芬
特别害羞，就只是拘谨地坐在那儿，直到掌声落
下。看片会结束后，张君秋先生走到她跟前，握
住她的手勉励说：“雪芬呐，有演出就去唱，多上
舞台，让更多人听到铁片大鼓。”这份认可，她一
直默默记在心里。

抵抗病魔难舍鼓曲

教徒授课分文不收

通过音配像，王佩臣的艺术风采生动地呈现
在大众面前，也让姚雪芬真正接过了师父的衣
钵，担起铁片大鼓传承的担子。可就在此时，她
的身体亮起红灯——她一向要强，却架不住常年
劳累，肝脏出了问题，病痛缠身，不得已48岁就办
理病退，离开了舞台。

2011年4月，伴随她多年的肝囊肿持续恶化，
仅靠抽腹水已无法缓解腹胀和疼痛，姚雪芬接受

了手术治疗。术后不到一个月，还在卧
床休养时，一份沉甸甸的通知送到她手中，让
她到天津市第三工人文化宫领取“铁片大鼓非遗
传承人”证书。虽然大病初愈，行动不便，但姚雪
芬还是亲自去领回了证书。手捧证书的那一刻，
她的心里又酸又热，知道这份荣誉不仅是光环，更
是重担。

姚雪芬心里最清楚铁片大鼓这门艺术的处
境。那时候，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并没有专门教授
铁片大鼓的班级，即便少数学生学会了这门艺术，
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她悉心培养过一名学生，
小姑娘天分好，肯用功，毕业后被北京曲艺团录
取。可是收入太少，连房子都租不起，更别提养活
自己了，她坚持不下去，改行做了房地产销售。提
起这件事，姚雪芬难免惋惜，可并没有埋怨学生，
“人要吃饭，要活命，换谁都得这么选。只是看着
唱这曲种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我心疼啊。”

只要还有人肯学，她就倾尽全力地教，她说：
“谁想跟我学，只管来，我分文不取、倾囊相授！师
父当年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教学生，绝不藏私。”
有人劝她：“不收费不合规矩，您是没事，可会不会
得罪别人呢？”她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我跟老师学
的时候，她就没有收我一分钱。”

老一辈艺术家教徒弟，讲究口传心授，师父唱
一句，徒弟学一句，很少讲理论。到了姚雪芬这
儿，她把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一点点归纳成了门
道儿，哪个字该放在什么位置，气息怎么控制，不
同曲种的发声方法怎么借鉴，她都掰开揉碎了讲
给学生听，绝不藏着掖着。学生也觉得，跟姚老师
学东西很轻松，领悟得快。

2026年，姚雪芬从艺整整六十六年。当年那
个站在师父王佩臣面前、拘谨得不敢抬眼看人的
小姑娘，如今已是铁片大鼓艺术最坚实的守护
者。她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铁片大鼓到了‘靠
人保活’的关口，我甘当人梯，别人踩着我的肩膀
往上走，我也绝不拦着。只希望我们一起努力，把
铁片大鼓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姚雪芬 铿锵铁片韵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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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姚雪芬
以传统为根
培育新枝叶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记者：您用铁片大鼓的唱腔唱过

流行歌曲《燃烧我的卡路里》，您怎么

看这种传统与流行的结合？

姚雪芬：当时是电台节目邀请，主
持人提议我尝试一下。我一开始不会
歌词，对方告诉我之后，我完全按照铁
片大鼓的板眼、唱腔来唱，没有随意改
动，更没有丢掉曲种本身的韵味。我
就是想做一次尝试，让年轻人知道，铁
片大鼓不是陈旧老套的艺术，它也能
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我一向不保守，
传统艺术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得
让年轻人听得进去、愿意喜欢，传承才
有希望。那次演出效果很好，不少年
轻听众反馈说，原来铁片大鼓这么有
味道。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创新的核
心不是颠覆传统，而是以传统为根，
长出新的枝叶。

记者：听说您特别喜欢

看体育比赛？

姚雪芬：我最爱看乒
乓球和台球。乒乓球讲
究稳、准、巧，节奏清晰、
章法分明，心态要稳、基
本功要硬，这和我们唱鼓
曲的道理一样，台上的每
一分精彩，都是台下长年累
月苦练出来的。台球看起来

安静平和，实则考验定力、判断力
与精准度，必须沉得住气、稳得住心
神，才能把握好每一次出杆的角度与
力度。我看比赛不只看热闹，更佩服
运动员的专注、严谨与坚持。无论曲
艺还是体育，想要做到极致，都必须静
下心来，扎扎实实地下功夫。

记者：您觉得铁片大鼓现在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姚雪芬：最核心的困境就是人断
档、无依托、少关注。铁片大鼓没有完
整的曲谱，全靠人传人、人保活，一旦
没有人学、没有人唱，曲目立刻就会失
传。王佩臣老师年轻时靠铁片大鼓名
噪一时，能够挣大钱。而现在年轻人
很难依靠这门艺术安身立命，好苗子
留不住，稳不下。另外，它属于小众曲
种，社会关注度不高，登台表演的机会
少，慢慢就被边缘化了。

记者：对喜欢鼓曲艺术的年轻人

您有什么建议？

姚雪芬：我有四句话送给他们：先
学做人，再学唱戏；苦练基本功，守住
正宗味；沉下心不浮躁，扎下根不放
弃；爱它就为它负责。学艺先学德，人
品端正，艺术才能走得正、行得远。铁
片大鼓的板眼、吐字、韵味、分寸都是
硬功夫，不能偷懒，不能糊弄。一定要
守住正宗流派特色，不能乱改、不能低
俗化，不能为了流量丢掉老祖宗的东
西。不要学两段就骄傲自满，艺无止
境，只要你们真心热爱、肯下苦功，我
随时都在，我所有的段子、所有的技艺
窍门，全都会倾囊相授，一分钱不收。
我就盼着，你们能把这门艺术传下去。

（图片由姚雪芬提供）

姚雪芬

1949年出生，天津市曲
艺团铁片大鼓演员。铁片大
鼓表演艺术家王佩臣的弟
子。代表作品有《姜太公卖
面》《玉堂春》《良心》《风雨

行》等。

桑田


